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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科技史建制化时期
亚历山大·柯瓦雷中心的创建与早期发展

李云逸莳

(中国科学院 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北京 100190)

摘　 要　 20 世纪初,为突破以政治史与军事史为主的历史学研究窠臼,法

国掀起了扩大历史学研究对象和增加跨学科研究方法的“史学革命”。 围绕历

史学家亨利·贝尔搭建的对话平台,学者积极将历史学研究范围拓展到人类文

明中的科学与技术。 法国科学技术史学科由此开启了建制化之路。 在这一过程

中,著名科学思想史家亚历山大·柯瓦雷在年鉴学派掌管的高等研究实践学院

第六部下建立了科学技术史研究中心。 他去世后,在勒内·达东的带领下,该中

心成为法国科学史研究的重要机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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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到 19 世纪,法国的机构与科学家已取得不少对学科史、人物史、综合科技史的学术研究成果,但未能形成学科

的建制化。 而法国的认识论传统使得一些学者的科技史研究与哲学关系密切,与职业科技史学者形成区别。

20 世纪早期,法国开启科技史的建制化之路。 在这一阶段,研究工作以职业科技史

学者为主体,与科学家的科技史研究和认识论传统形成互补与竞争关系,从而塑造了法国

当代科技史研究的总体面貌。①这种科技史研究在相关领域和人才培养上有自身特色,在
国际学术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法国科技史研究专门机构中建立时间较长且较为重要

的亚历山大·柯瓦雷中心(Centre
 

Alexandre-Koyré,
 

CAK,以下简称柯瓦雷中心或中心),
便是在这一阶段诞生的。 关于该机构在法国科技史学科建制化期间建立与发展的历史,
散见于围绕相关学者的学术思想回顾以及整理他们成果的论文集之中。 其中很多是学者

去世后他人所作的悼文、纪念性文章及论著目录整理,可作为研究的文献资料。 其中,较
为重要的有《从神秘主义到科学:课程、讲座和文件,1922—1962》(De

 

la
 

mystique
 

􀅣
 

la
 

sci-
ence.

 

Cours,
 

conférences
 

et
 

documents,
 

1922—1962) [1] 。 该书编辑者向人们展现了亚历山

大·柯瓦雷(Alexandre
 

Koyré,1892—1964)在建立高等研究实践学院( École
 

pratique
 

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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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utes
 

études,
 

EPHE)第六部下属科学技术史研究中心(Centre
 

de
 

recherches
 

d􀆳histoire
 

des
 

sciences
 

et
 

des
 

techniques)过程中的相关档案文献。 此外,还有勒内·达东( René
 

Taton)
所写的关于柯瓦雷的两篇文章———《亚历山大·柯瓦雷:“天文革命”史学家》 ( Alexandre

 

Koyré,
 

historien
 

de
 

la
 

«
 

révolution
 

astronomique
 

») [2]
 

和《亚历山大·柯瓦雷与法国科学史的

兴起,1933—1964》 ( Alexandre
 

Koyré
 

et
 

l􀆳essor
 

de
 

l􀆳histoire
 

des
 

sciences
 

en
 

France
 

( 1933
 

􀅣
 

1964)) [3] 。 达东在梳理柯瓦雷学术成就的同时,展现了柯瓦雷建立该机构以及组织教学

的历史细节,以突出他在法国科技史建制化过程中的作用。 柯瓦雷中心网站有一篇介绍

机构情况的《中心的历史》 ( L􀆳Histoire
 

du
 

Centre) [4] ,可了解中心发展的大致脉络,但该文

未能将中心的历史置于法国“史学革命”的与境中。 中文学界则普遍忽视亚历山大·柯

瓦雷中心的历史,目前仅有范莉在其著《亚历山大·柯瓦雷的科学编史学研究》中有简要

提及[5] 。 因此,不难看出,学界对该中心在法国科技史建制化过程中有关问题的研究,往
往围绕当事人做较为松散的整理与描述,从而未能形成结合时代与境的总体性分析。 本

文试图从历史学发展的视角,结合西方“史学革命”的线索,依托史学史和机构史的研究

路径,以柯瓦雷中心的早期历史为切入点,结合重要人物与事件,基于法语与英语文献,从
整体上探究法国科技史学科建制化的起源、该中心创建的历程、研究方向变化的原因和

影响。

1　 法国“史学革命”与科学技术史的早期建制化

19 世纪下半叶,西方学界重新重视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所采用的追求广博的历

史写作,试图在历史学“科学化”过程中,通过人类学、心理学、经济学与社会学的借鉴参

与,来扩大历史学的研究对象。 这种“新史学”倡议在法国引起了热烈讨论。 至 19 世纪

末 20 世纪初,已经出现了对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史与文化史的探讨[6] 。 法国史学家也希望

利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打破人们对政治与军事研究的主导地位[7] ,毕业于巴黎高等师

范学校(ENS
 

Paris,以下简称巴黎高师)的亨利·贝尔(Henri
 

Berr)成为其中的核心人物。
亨利·贝尔在 1890 年就提出“新史学”必须在科学中占有一席之地,“新史学”要与

其他知识实现“综合”,历史学家需要为这种知识的“统一与整合”而奋斗。 1900 年,他创

立期刊《历史综合评论》(Revue
 

de
 

Synthèse
 

Historique),作为一个跨学科合作平台,对人类

各方面的历史进行科学的考察与批判[8] 。 1911 年,他进一步强调,历史学不能仅仅是发

现和描述过去,还要对其进行解释以得出历史规律。 为此,他将历史的因果关系分为三个

层面,即偶然性(事件)、必然性(体制)与必然联系(理念)。 其中“必然性”囊括了人类发

展过程中产生的宗教、 科学与艺术[9-11] 。 从 1913 年开始, 贝尔以 《 人类的演进》
(L􀆳Evolution

 

de
 

l􀆳Humanité)为主题编纂丛书,进一步实践他的史学理论。[12] 他的观点得到

不少年轻学者的响应,其中包括吕西安·费弗尔( Lucien
 

Febvre)与马克·布洛赫( Marc
 

Bloch)。
两人均就读于巴黎高师,吕西安·费弗尔曾表示,巴黎高师在历史学方面的教学内容

让他们倍感乏味,直到读了《历史综合评论》上的文章,才重新燃起对这门学科的兴趣[8] 。
两位高师学人从此便定期为该期刊撰稿,费弗尔更是与贝尔保持了近 30 年的友谊,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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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综合评论》写了许多语言学著作的书评。 在贝尔鼓励下,费弗尔在研究中表达了对

地理环境的重视。 这成为日后年鉴学派治史的一大特征。 ([6],18-20 页)布洛赫则认为

贝尔的《人类的演进》系列缺乏对“当代史”的考察,同时,他认为需要重视文化与经济因

素对社会的影响。[13]

1928 年,布洛赫提议筹办一份新刊物,并让费弗尔担任联合主编。 1929 年 1 月 15
日,《经济社会史年鉴》 (Annales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创刊(以下简称《年鉴》)。
该期刊弥补了贝尔在“现今的历史”上研究的不足。 更重要的是,《年鉴》积极扩大历史学

研究对象,并且倡导合作研究具有问题导向的历史学,从而成为史学界关注的焦点。
([6],34- 35、40 页)该学派也在日后因这本期刊被称作“年鉴学派”。 在科学技术史方

面,《年鉴》于 1935 年 11 月出版第一本特刊《对技术史的思考》(Réflexions
 

sur
 

l􀆳histoire
 

des
 

techniques)。 费弗尔认为“技术”一词“是还未进入历史学研究领域的众多词汇之一” [14] ,
而科学史则长期被法国的历史学界忽视[15] 。 他认为研究技术史的方法是创造“技术的技

术史”,即将技术史建立为专门史,其研究范围应该囊括技术人员的工作、每个行业和工

业的制造过程、技术变革的前因后果(尤其是技术与科学的关系)以及技术发展如何受到

历史与社会环境的影响。[15]布洛赫则通过梳理欧洲水力磨的发展,作为费弗尔提出的技

术史研究方法的例证,并指出水力磨技术的进步来源于当时人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带来的

压力。[16]对于科学史,费弗尔指出,“如果科学史不以思想史和人类在宇宙中每一时刻的

表征为中心,实际上就会变为一些轶事或虚妄的公式的集合”,因此,科学史研究与技术

史研究密不可分,“技术和技术精神的历史是科学思想和哲学概念的历史的一个重要组

成部分……科学史、技术史、思想史和哲学史,缺少其中一样,人类史都将是不完整

的” [15] 。
两人对科学技术史的关注亦受到贝尔的影响。 贝尔认为,科学发展在人类历史中具

有重要作用。[17]他在编纂《人类的演进》系列图书时,计划用 8 卷呈现科学技术史,这还不

算研究科学与特定文明关系的内容。 在《人类的演进》补充系列中,也计划由阿贝尔·雷

伊(Abel
 

Rey)执笔世界古代科技史[18] 。 雷伊与贝尔关系甚密,于 1932 年在巴黎大学

(Université
 

de
 

Paris)建立了科学史研究所(Institut
 

d􀆳Histoire
 

des
 

Sciences),隶属于古尔维

奇(Georges
 

Davidovich
 

Gurvitch)的社会科学自由学院(Collège
 

libre
 

de
 

sciences
 

sociales)。
1933 年,他将科学史研究所改名为科学技术史研究所( Institut

 

d􀆳Histoire
 

des
 

Sciences
 

et
 

des
 

techniques)。
 

费弗尔、布洛赫与雷伊通过为《历史综合评论》撰稿而相识,两人积极支

持了雷伊建立科学技术史专门部门的计划[15] 。 费弗尔是贝尔所创“综合研究”机构的重

要成员,亚历山大·柯瓦雷在 1935 年加入该机构([1],
 

34 页),两人可能在这一时期

结识。
1925 年,贝尔着手为他的“综合研究”建立一个实体化机构,以将人文科学和自然科

学的学者召集在一起交流,其中就包括科学技术史研究者,国际综合中心(Centre
 

interna-
tional

 

de
 

Synthèse)由此诞生。 1928 年,贝尔积极支持成立国际科学史组织的倡议。 1929
年,国际综合中心全程参与了国际科学史委员会的第一次工作会议。[19] 当后者改组为国

际科学史研究院(Académie
 

Internationale
 

d􀆳Histoire
 

des
 

Sciences)后[18] ,贝尔决定将这一机

构与自己的中心共同设立于内韦尔公馆( Hôtel
 

de
 

Nevers),同时建设一座存放科学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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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的图书馆[20] 。 这个始建于 17 世纪中期、在 18 世纪作为法国贵族接见“百科全书派”成

员的古老建筑,成为了科学技术史学家聚会与探讨的场所,其中包括日后高等研究实践学

院第六部下属的科学技术史研究中心的核心成员柯瓦雷和达东。 被誉为科学史学科创始

人的乔治·萨顿(George
 

Sarton),也是国际综合中心下属科学史部的主要成员[18] 。 1934
年,国际综合中心就科学和定律的问题邀请学者进行探讨,柯瓦雷在这次讨论中与该机构

建立了联系,并于 1935 年 1 月成为该中心科学史部成员。 ([1],35 页)可以说,亨利·贝

尔成为“史学革命”萌芽阶段连接年鉴学派与科学技术史研究者的桥梁。

2　 高等研究实践学院第六部与科学技术史研究中心的建立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法国的学术研究百废待兴,这为建立新机构提供了契机。 费

弗尔应邀参与了对高等研究实践学院的重组([6],47 页),希望建立一个高等教育和研

究机构,打破法国大学体系中学者相互独立工作的传统,在研究中心内开设课程并组织社

会科学各领域围绕历史学展开研究。[21] 然而,法国政府并没有过多的财政预算来支持人

文与社会科学发展,因而 1947 年 11 月,在得到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后,高等研究实

践学院第六部———经济与社会科学部(Section
 

des
 

Sciences
 

Economiques
 

et
 

Sociales,以下

简称“第六部”),在费弗尔的策划下成立,年鉴学派从而拥有了自己独立的学术机构。 次

年 3 月,费弗尔当选为第六部主任,他学术上的继承者布罗代尔则成为第六部的秘书[22] 。
1949 年,布罗代尔组建了历史研究中心(Centre

 

de
 

Recherches
 

Historiques) [23] ,成为第六

部的核心部门。 1951 年,费弗尔希望把第六部提升到与一个完善的“经济与社会研究院”
相当的水平,其特色是“技术的交叉学科” [24] 。 他吸纳志同道合者,以拓展机构的研究范

围([6],48 页),这为柯瓦雷带来了发展机会。 在费弗尔安排下,柯瓦雷于第六部进行了

有关哲学与机器以及科学中社会因素的讲座。 ([1],118 页)
柯瓦雷由宗教问题研究转向了科学史研究。 他早期受到过莱纳赫( Adolf

 

Reinach)、
胡塞尔(Edmund

 

Husserl)等教导,成为将现象学引入法国的关键人物之一。 他赞同将哲

学史、社会史和宗教史相结合的研究方法([5],
 

20- 22 页)。 在 20 世纪 20 年代因其论文

《论笛卡尔关于上帝的思想及其存在的证明》 ( L􀆳idée
 

de
 

Dieu
 

et
 

les
 

preuves
 

de
 

son
 

existence
 

chez
 

Descartes)获得在高等研究实践学院第五部(以下简称“第五部”)参与教学的机会,涉
及德国神秘主义思辨、宗教对后康德体系不同哲学立场的影响以及费希特( Fichte)和黑

格尔(Hegel)的宗教哲学。 在 1929—1930 年,他的授课主题开始涉及科学史,开设“16 世

纪的科学和信仰”的课程,介绍哥白尼“日心说”的宗教影响。 1932 年 1 月,柯瓦雷获得第

五部近代欧洲宗教思想史的教席,在继续讲授黑格尔宗教思想的同时,开设“17 世纪宗教

与科学关系”课程,讲述哥白尼《天体运行论》 ( De
 

revolutionibus
 

orbium
 

coelestium)所带来

的冲击[25] 。 1933 年,他发表了 2 篇关于帕拉塞尔苏斯(Paracelsus)和哥白尼的研究,这成

为其科学思想史研究的奠基之作。 不过,他的切入点依然是宗教史与哲学史,在当时并没

有引起学界的关注。 1934 年,柯瓦雷将《天体运行论》翻译成法文,这被认为是他正式研

究科学史的标志。[2] 他指出,对于哥白尼所代表的努力和勇气的伟大之处,必须以科学、
哲学和神学来加以分析才能被当下理解。[26]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他在埃及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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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利略研究》(Études
 

galiléennes),书中强调是思想观念的变化导致伽利略对物理学和天

文学规律的发现,伽利略的工作只是导致牛顿物理学诞生的因素之一。 在柯瓦雷眼中,伽
利略既是一个激烈的反亚里士多德主义者,也是一个狂热的哥白尼主义者,但他似乎对同

时代学者所关注的宇宙学和天体力学并不感兴趣。 ([5],25 页)
在人际关系方面,虽然柯瓦雷较早就与贝尔结识,但总体上与贝尔领导的科学技术史

学者的关系较为微妙,直到 1948 年才与贝尔合作编辑《历史综合评论》第 14、15 期([2];
[5],

 

26 页);在 20 世纪 30 年代参与过国际综合中心的讨论后,也是到 1948 年才又在该

中心学术活动上发言([1],117 页)。 尽管在 1935 年柯瓦雷就被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邀请

做讲座,但直到 1950 年 3 月,才当选为该院院士。 这可能是因为对他持保留态度的研究

院常任秘书、国际综合中心科学史部主任阿尔多·梅利( Aldo
 

Mieli)在同年 2 月的辞世。
他与雷伊的关系也较为复杂,虽然 1934 年雷伊将柯瓦雷翻译的《天体运行论》纳入自己

主编的“近代思想史文献” ( Textes
 

pour
 

servir
 

􀅣
 

une
 

histoire
 

de
 

la
 

pensée
 

moderne)系列丛

书,柯瓦雷也成为巴黎大学科学技术史研究所委员会成员,但是从来没有在研究所里做过

演讲。 1933—1940 年,他也没有为研究所所刊《塔勒斯》 ( Thalès,法国第一本科学技术史

专业期刊)撰写文章。 此外,他的名字也没有出现在研究所创办的“科学史之友协会”
(Société

 

des
 

amis
 

de
 

l􀆳histoire
 

des
 

sciences)名单上[3] 。 这种关系似乎是因为柯瓦雷的学术

观点未能被贝尔领导的科学技术史学者接受,他们认为科学的进步呈现出的是一种连续

性,而柯瓦雷则反对这种解释。[19]不过,柯瓦雷却得到了费弗尔等人的欣赏[3] 。 费弗尔认

为科学史研究的核心之一便是对科学思想史的探讨[15] 。 在方法论上,费弗尔在宗教史研

究领域强调一种集体态度或“历史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并倾向于更多地关注知识阶层的

思想成就。 费弗尔认为思想史研究必须将各思想体系置于其“所有的复杂与变化之中”,
以探讨思想形式和社会表现在特定历史时期和特定空间中的特点。 这在日后成为年鉴学

派社会史研究的另一特色([6],30 页;[27])。 柯瓦雷的科学思想史研究与之近似,并同

样涉及心态研究。 此外,柯瓦雷认为技术史与科学史密不可分,这种看法与费弗尔一致。
他还进一步指出技术发展是近代科学在社会层面产生的一种现象([1],118 页)。 费弗

尔曾在自己的著作中,称赞柯瓦雷是法国最理解伽利略及其继承者思想的人,其研究对科

学与技术革命的史前史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 费弗尔认为柯瓦雷在 1948 年发表的学术

论文《从模糊的世界到精确的宇宙》(Du
 

monde
 

de
 

l􀆳􀅣
 

peu
 

près
 

􀅣
 

l􀆳univers
 

de
 

la
 

précision),是
一篇相当优秀的文章,“读来便让人感到愉悦,它充满了精确的知识,所有的细节都经过

深思熟虑” [28] 。 这些因素导致柯瓦雷与年鉴学派走得比较近。
在法国沦陷期间,柯瓦雷前往美国纽约的自由高级研究学院继续开展科研活动,得到

美国学术界认可。[29]但柯瓦雷还是希望能在法国开设专门课程,以完善法国的科学史学

科。 1951 年,费弗尔建议柯瓦雷以创立一个科学思想史教席的名义来应聘法兰西公学院

(Collège
 

de
 

France),替代原先的中世纪哲学史教席。[3]柯瓦雷在计划中指出,当科学思想

“被表述为一个系统时,便意味着一种形象,或者是一种对世界的概念”。 而 16—17 世纪

科学思想的进化与哲学、形而上学以及宗教思想密不可分,因此,柯瓦雷希望通过这一举

措来调动科学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就中世纪哲学和宗教思想对近代科学发展的影响进

行跨学科研究,“在其创造性活动的运动中把握科学思想的流变”。 在研究方法上,柯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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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提出需要将研究的材料置于被研究者的“思想和精神与境中,根据作者的心理习惯、喜
好和厌恶来解释它们” [30] 。 费弗尔希望能开拓两种教学,一是由研究古希腊的学者承担,
不仅要探讨希腊科学本身,而且能够研究其“亚洲的起源和欧洲的延伸”;另一是可以厘

清从哥白尼到牛顿的物理学、天文学、宇宙学思想的发展。 在费弗尔看来,柯瓦雷是唯一

可以掌握构成科学思想史各种概念和思想的人。 他特地在法兰西公学院做了演讲,希望

能够得到文学和艺术史学家的支持。 他在报告中指出,科学的精神已经通过科学的巨大

发展而嵌入整个人类文明,对它的解释需要从科学思想中去寻找,而对科学思想史的梳理

亦能解决技术史研究中的问题,如技术革命如何发生。 费弗尔强调科学思想史是文明史

研究的有力支撑,是一个优秀学者需要获得的独特的、理想的和可取的工具。[31] 可惜的

是,尽管如此,法兰西公学院却偏向了纯哲学的研究计划,审议者们认为科学思想史位于

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模糊边界上,其中的科学部分与当时界定的历史学教学格格不入,最终

以 18 票赞成、21 票反对否决了柯瓦雷的申请。[3]

虽然遭受了失败,但柯瓦雷继续得到费弗尔的帮助。 1954 年,第六部设立了“科学思

想史”研究方向,柯瓦雷成为督学( directeur
 

d􀆳études) ([1],119 页)。 在 1954—1955 学

年,他开设 2 门研讨会,一门是“1450—1600 年间的精密科学” ( Les
 

sciences
 

exactes
 

de
 

1450
 

􀅣
 

1600),另一门是“17 世纪的碰撞问题”(Le
 

problème
 

du
 

choc
 

au
 

XVII
 

siècle)。 他还

计划在 1955—1956 学年,开设有关 17 世纪人们对运动的研究以及牛顿的思想如何形成

的问题[32] 。 课程内容围绕他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所进行的研究和写作展开。 有关精密

科学的主题是柯瓦雷为达东主编的《科学通史》 (Histoire
 

générale
 

des
 

sciences)第 2 卷第 1
部分所撰写的章节,从数学、天文学和物理学 3 个方面探讨了 15—16 世纪早期欧洲的科

学知识发展[33] 。 其他 3 个主题来自他关于牛顿所处时代的研究,后被柯瓦雷集结为《牛

顿研究》(Newtonian
 

Studies),但直到他去世后的 1965 年才正式出版。 此外,柯瓦雷还开

设让听众就自己的研究进行讨论的课程,参与者大部分是科学史学者,以促进学术上的交

流。[3]不过,由于柯瓦雷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亦有科研任务[34] ,加之身体欠佳,在法期间

每年只有两个月的时间开展教学,其中一部分时间还要分给第五部。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第六部安排 3 位讲师协助柯瓦雷:达东负责 1956—1957 年的课程,伊塔尔(J.

 

Itard)和多

马(M.
 

Daumas)承担 1958—1959 年的工作。[3]柯瓦雷这一时期在第六部和第五部都讲授

科学思想史的内容,只是第五部的授课更偏向宗教哲学,涉及牛顿、贝克莱(George
 

Berke-
ley)、莱布尼茨、开普勒和笛卡尔关于“形而上学-宗教”观念如何对近代科学产生影响。
因此,在第五部的同事看来,他仍然是一位宗教思想史学家。[25]

1956 年费弗尔去世后,布罗代尔接管第六部,开启了该机构和年鉴学派的“布罗代尔

时代”。 他希望能继续利用来自美国基金会的资助,加强综合各学科的跨领域研究[24,35] 。
法国政府也支持“长时段”的分析范式和应用型社会科学的发展。 这就需要不同的分支

机构去承担这些目标。 创建或加入新机构的人选往往具有国际视野,他们在布罗代尔看

来是加强学术交流与合作的关键,同时也能在国际上彰显法国在社会科学领域的优

势。[22,24]布罗代尔被称作“君主”或“帝王”,他控制了职位、出版和研究基金,从而推动社

会科学“共同市场”的理想。 ([6],71 页)
柯瓦雷在二战和战后与美方密切而长期的学术交流,以及他与费弗尔的良好关系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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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提供了优势。 在这样的背景下,柯瓦雷抓住了这个机会。 1957 年 5 月,他写信给布罗

代尔,希望能在第六部内设立一个科学技术史的教学和研究中心,认为这一机构如能设

立,其重要性无可争议,因为尽管法国已经拥有了科学技术史学家团体,科学技术史相关

出版物在法国业已有了更大影响,但是科学技术史还未能被纳入法国高等教育体系的常

规课程(curricula
 

régulier),这落后于美英等国。 此前他在巴黎大学框架内建立科学技术

史教学的计划被否决[36] ,如果在第六部实现这一目标,那便会成为法国科学技术史发展

的强心剂[37] 。 同年 7 月 12 日,他提交了建立该机构的草案。 柯瓦雷向布罗代尔表示,他
需要一个用以办公、开会和授课的固定场所,一座配备有科学和科学史经典著作、相关期

刊、缩微胶卷、工具书和完整书目列表的小型图书馆。 还额外需要技术史相关的博物馆及

其他条件。 在人员方面,柯瓦雷认为,至少需要 2—3 名督学或副主任来开展数学史、生物

学史和古希腊科学史的研究和教学工作。 这是当时第六部所缺少的。 督学为聘任制,但
必须准备至少一个终身教职,每学期还需要有 1—2 个负责教学的临时职位。 此外,图书

馆至少需要 1 位专职秘书和 1 名技术助理[38] 。 柯瓦雷并没有将中心设立在第六部办公

场所内的打算,而是与国际综合中心接洽,希望中心可以将办公室和教室设在内韦尔公

馆,可能是考虑到法国与国际主要科学技术史组织和期刊编辑部都集中于此,如此便能快

速提高中心知名度。 在资料储备上,内韦尔公馆也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截至 1957 年,已拥

有 2
 

000 余册相关文献和系统的科学史期刊。 这些资料主要来自国际综合中心创始者的

捐赠以及早期在巴黎的国外科学史研究者的旧藏,它们一并被收纳于底层和二楼之间的

夹层里,放置在由深色木材制成的书架上,布满了整个墙壁,成为当时国际综合中心最为

重要的资产。[39] 此外,另一个优势是当时的国家图书馆离公馆只有几百米,方便学者

前往。[40]

柯瓦雷的请求得到了布罗代尔的支持[3] 。 随后,在 1958 年 6 月第六部与国际综合中

心的协议中进一步指出,这样的安排是为了更好地利用研究人员的现有资源,避免精力分

散;第六部以租赁形式入驻内韦尔公馆,合同期 1 年,可以续签;第六部在公馆开辟 1 间独

立的办公室,位于 1 楼的朗贝尔夫人会客室(Salon
 

de
 

Mme
 

Lambert)被用作举行机构和学

术会议的地方,底层和阁楼的一部分将被用作储物室。 国际综合中心同意将其科学史部

的图书馆和设备提供给第六部使用,其图书管理员也将兼任第六部的对应职务,保持图书

馆的目录和文件档案的更新[41] ,这一规定在日后为图书馆的拓展奠定了基础。 达东利用

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和第六部的预算,为图书馆增加文献和资料,其中部分图书从

巴黎五区的古董书商手中寻得。[39]

1958 年 7 月 17 日,由布罗代尔签文,高等研究实践学院第六部科学技术史研究中心

正式成立[42] ,成员包括主任柯瓦雷、副主任达东、秘书长科斯塔贝尔( P.
 

Costabel)、行政

秘书费伦齐(R.
 

Ferenczi)夫人以及图书馆管理员科尔诺(S.
 

Colnort)夫人。 但柯瓦雷没

有过多承担中心主任的行政职责,这与他需要长期驻留美国有关,他基本让达东和科斯塔

贝尔负责中心事务,维持机构正常运转,吸引法国和外国的科学技术史学者,并通过中心

的资源去推动科学技术史研究的发展。[3]在 1964 年柯瓦雷去世前,课程由中心成员和其

他机构的学者开设。 科学思想史部分主要由柯瓦雷讲授,其议题延续了之前关于 16—17
世纪人们对天体运动的认知变化。 除柯瓦雷的课程外,达东负责 4 门课,分别是法国大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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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时期的科学活动、17 世纪法国皇家科学院的起源和科学活动、有关 1666—1699 年期间

法国皇家科学院的文献解读及科学史导论;伊塔尔教授有关古希腊时期代数的历史;科斯

塔贝尔负责讲述关于 17 世纪末到 18 世纪初的物质与光的历史,以及科氏力与相对运动。
外方机构学者开设的课程则涉及心理学与数学史的关系,以及有关社会、心理和生物老龄

化的知识史。[43,44]

柯瓦雷去世后,研究中心由督学达东和科斯塔贝尔接管。 工作负责人( chef
 

de
 

tra-
vaux)由费伦齐夫人承担,行政秘书由伊利克( Ilic)女士承担,秘书为埃梅里( Emery)女

士,图书管理员依然是科尔诺夫人,教学工作由 2 位督学和 3 位讲师负责。[3]

3　 勒内·达东的学术活动和科学编史学思想

勒内·达东与柯瓦雷一样,被认为是法国乃至世界科学史学科的重要奠基人[45] ,他
年少时在数学方面已展现出天赋,并在 20 世纪 40 年代成为一名高中数学教师,他对数学

史抱有兴趣。 在巴黎,达东结识了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后者是当时法国学界能将

科学哲学与科学史研究相结合的重要人物,因此成为极少数能够指导青年人做科学史研

究的学者。 巴什拉建议达东以法国科学家加斯帕尔·蒙日为中心撰写博士论文[36] ,不
过,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达东才真正与数学史学家以及法国科技史机构建立

联系。
皮埃尔·塞尔杰斯库(Pierre

 

Sergescu)是达东遇见的第一位数学史学家,在学术上给

予达东很多有益的指导。 他以研究罗马尼亚数学史和法国 17—18 世纪数学史见长,在
1935 年成为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院士,1947 年又当选为国际科学史大会执行秘书[46] 。
1946—1953 年,他也是法国科学促进会( AFAS)科学史部主任,在此期间,达东被任命为

部门秘书。 塞尔杰斯库渴望能在二战后推动科学技术史的国际交流,故而积极与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合作,在 1947 年成立了国际科学史协会(Union
 

internationale
 

d􀆳histoire
 

des
 

sci-
ences)。 正是通过这一层关系,1948 年,塞尔杰斯库邀请萨顿访问欧洲[39] ,达东因而有机

会接触到这位科学史学科的创立者。 与萨顿的交流对他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巴什拉研究

的侧重点是科学哲学,而萨顿则是当时著名的科学史学家,在蒙日问题上给了达东很多建

议[36] 。 1950 年,达东被塞尔杰斯库任命为国际科学史协会办公室助理;1953 年,晋升为

协会的助理秘书;不久后他便被任命为协会的秘书长,直到 1971 年才卸任。
达东的目标很明确,他认为科学史研究不能出现学派或民族的沙文主义,也必须从政

治和哲学的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因此科学史研究的国际合作不可或缺。 在全球冷战愈

演愈烈的背景下,达东认为东西方的科学史学者需要保持交流。 他还认为由科学史带来

的人文主义文化,能够使人类实现联合与和平。 在筹备第八届国际科学史大会期间,达东

积极邀请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学者参加[36] ,他希望这届大会能有来自中国的代表,并将

这一想法告知了李约瑟。 李约瑟表示赞同,并建议达东以书面形式邀请中国学者。 1955
年 7 月 29 日,达东致函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诚邀中国参加这届大会,并希望中国能建

立一个正式的科学史委员会,以与国际科学史协会建立联系,促进世界科学史家的团

结[47] 。 在中国接受了邀请后,达东十分高兴,并于同年 11 月 8 日对中国参加会议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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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两种方案:第一种是只参加会议,不加入国际科学史协会,不能参加全体大会;第二种

是参加会议并且入会。 达东建议中国选择第二种方案。 中国科学院在经过考虑后,决定

作为成员国入会。[48] 1956 年 9 月,中国代表团由竺可桢带领,参加了在意大利弗洛伦萨和

米兰举行的国际科学史大会,并被正式接受为国际科学史协会成员国。[47] 这成为国际科

学史学界的一段佳话。 在学术层面,这一理念的直接产物便是三卷四册多达 2
 

000 页的

法语巨著《科学通史》,这也是学界百科全书式写作的代表。 第一卷古代科学史,采用了

文明史架构;第二卷近代科学史,采用了编年史方法;第三卷当代科学史,则采用了分学科

详细阐述的方式。 在达东的协调下,创作团队不仅汇集了路易·德布罗意(Louis
 

de
 

Bro-
golie)等著名科学家,还有苏联的科学史学者。 20 世纪 60—80 年代,该套图书还发行了

英语、西班牙语、罗马尼亚语和阿拉伯语等多个版本,带来了一定的国际影响。
达东的另一个重要思想是科学史研究必须建立在对文献的细致收集与严谨分析之

上,这来自柯瓦雷对他的影响[40] 。 柯瓦雷认为,历史学家必须保持“与原始资料和文件的

直接接触”,将它们置于“所研究时期的精神和思想氛围中”,避免任何滥用的现代化与任

何不必要的图式化[2] 。 1946 年末在贝尔组织的学术会议上,达东首次接触到国际综合中

心,在这里结识了柯瓦雷。 此后,达东便经常参加柯瓦雷的讲座和课程,与他探讨学术问

题,并帮助柯瓦雷修改和校对手稿。[36] 在博士论文写作中,达东极其重视文献收集工作,
为此专门联系蒙日的家族,并被准许调阅当时还被归为私人性质的文献,其研究因而可以

使用此前未被利用的新材料。[39] 1951 年,达东的博士论文由法国大学出版社(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PUF)出版,时至今日仍是深入研究蒙日的重要作品。[49] 此外,达
东还在期刊上就一些当时鲜为人知的有关蒙日物理学思想的文献进行了展示,涉及声学、
热学和当时蒙日参与《方法百科全书·物理学》 ( Encyclopédie

 

Méthodique,
 

Physique)编纂

的部分情况。 达东指出,人们往往忽略了蒙日曾投入相当多的时间,对物理学和化学进行

研究。 对蒙日的科学活动做全面的探讨,展开对这些文献的收集和整理是十分重

要的。[50]

4　 勒内·达东与柯瓦雷中心的发展

柯瓦雷去世后,1964 年 4 月 1 日,达东以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的身份

被任命为第六部督学,但不领取工资,每周上一次课。 1965 年,他被任命为国家科学研究

中心主任,当年末又被第六部任命为科学技术史研究中心主任。 为了纪念柯瓦雷,达东将

科学技术史研究中心命名为“亚历山大·柯瓦雷中心”。[39] 协助他工作的是同样受过柯

瓦雷指导的科斯塔贝尔,对于中心发展,他和达东往往能很快就需要实现的目标达成一

致,因此两人的合作十分高效[36] ,他们共同塑造了柯瓦雷中心的理念:强调科学史研究必

须建立在尽可能完整的、拥有最可靠来源的文献基础上,然后在外部和内部对其展开研

判,同时进行溯源并建立一个大致的年表,并在当时的科学以及知识和技术水平的整体框

架内对其进行解释。 这种理念直接继承自柯瓦雷的治史思想[40] 。
达东与科斯塔贝尔将柯瓦雷开创的中心打造成一个精密科学史研究重镇,并在国际

上享有知名度。 在两人刚接手中心时,仅实现了围绕科学思想史为基础的科学史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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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技术史方面无论是师资力量还是研究方向都少有进展,于是,达东将中心的方向简化为

关于精密科学方面的历史研究与教学,柯瓦雷希望在中心内同时开展科学史和技术史研

究的设想最终未能实现(
 

[1],
 

122 页)。 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可能与有着“法国技术史

之父” 之称的多马有关,多马早年在巴黎市政实验室工作,从事分析化学和工业化学;
 

1947 年,他成为法国国立工艺博物馆(Musée
 

du
 

Conservatoire
 

national
 

des
 

Arts
 

et
 

Métiers)
的副保管员,并在巴什拉指导下以 17—18 世纪的科学仪器为主题于 1952 年获得博士学

位[51] 。 他与柯瓦雷和达东都结识较早,曾协助柯瓦雷在第六部开展技术史课程,并参与

达东《科学通史》的编撰,但却不是中心创始成员。 1960 年,多马在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第
六部、法国国立工艺学院(Conservatoire

 

national
 

des
 

arts
 

et
 

métiers)的框架下成立技术史文

献中心(Centre
 

de
 

documentation
 

d􀆳histoire
 

des
 

techniques),专门开展技术史研究。[52] 在此

情况下,达东展现出积极合作的态度,1967 年,他主动找到多马,就合作研究进行接洽;
1968 年,借着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大力倡导跨学科研究和组建多机构研究团队的东风,双
方正式达成协议,联合成立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第 56 号研究队( l􀆳équipe

 

de
 

recherche
 

n°
 

56
 

associée
 

au
 

CNRS,ER
 

56),隶属于法国全国委员会哲学部( la
 

section
 

de
 

Philosophie
 

du
 

Comité
 

national)。 其中,科学史为 A 小队,由柯瓦雷中心负责;技术史为 B 小队,由技术史

文献中心负责。[4]

达东也与皮埃尔·于阿尔( Pierre
 

Huard)接洽,后者长期在法国殖民地从事军医工

作,是热带外科临床教学( la
 

clinique
 

chirurgicale
 

tropicale)的创始人之一。 他在 20 世纪

40 年代开始了医学史的研究,并成为最早研究越南科学史的学者之一。 50 年代,于阿尔

退役后任法国雷恩大学(Université
 

de
 

Rennes)医学院解剖学教授,指导多篇医学史论文,
并为达东《科学通史》撰稿。 60 年代,他被聘为高等研究实践学院第四部督学、巴黎大学

医学院教授。 之后,他创建了巴黎第五大学医学史中心( Centre
 

d􀆳histoire
 

de
 

la
 

médecine
 

de
 

l􀆳Université
 

René-Descartes
 

Paris
 

V) [53,54] 。 于阿尔同意将他的中心加入第 56 号队,因
而第 56 号队被最终命名为“精密科学史、技术史、医学史” ( Histoire

 

des
 

sciences
 

exactes,
 

histoire
 

des
 

techniques,
 

histoire
 

de
 

la
 

médecine)。[4]

达东的倡议使法国二战后主要的科学技术史团队得以整合起来推进研究工作,增强

了法国科学技术史的学术力量,拓展了中心的影响力,也使得柯瓦雷在共同框架内开展科

学技术史研究的设想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实现。 在随后发展中,柯瓦雷中心在达东带领下

积极拓展,又有 3 个机构附属进来。 一是由让-皮埃尔·韦尔代( Jean-Pierre
 

Verdet)和雅

克·列维(Jacques
 

Lévy)领导的巴黎天文台天文学史中心(Centre
 

d􀆳histoire
 

de
 

l􀆳astronomie
 

de
 

l􀆳Observatoire
 

de
 

Paris)。 让-皮埃尔·韦尔代在法国开创了红外天文学,并指导天文台

基础天文学系,1976 年开始专注于天文学史的研究和科普工作。 他与达东在纪念哥白尼

诞辰 500 周年的系列学术活动中结识[36] 。
 

雅克·列维则参与了达东《科学通史》的编纂,
主要负责中世纪对太阳系的认知、19 世纪对宇宙的探索以及 20 世纪的基础天文学与天

体力学。 二是由雅克·罗杰(Jacques
 

Roger)负责的巴黎第一大学科学史和思想运动研究

中心( Centre
 

de
 

recherche,
 

Histoire
 

des
 

sciences
 

et
 

des
 

mouvements
 

d􀆳idées
 

de
 

l􀆳Université
 

Paris
 

I,
 

Panthéon-Sorbonne)。 雅克·罗杰曾在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工作,1969 年被聘为法

国巴黎第一大学的文学教授,1970 年获得科学史教席,并在 20 世纪 80 年代接替达东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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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柯瓦雷中心的工作。 三是由雅克·梅洛-庞蒂(Jacques
 

Merleau-Ponty)领导的巴黎第十

大学宇宙学思想研究中心 ( Centre
 

de
 

recherche,
 

Histoire
 

des
 

idées
 

cosmologiques
 

de
 

l􀆳Université
 

Paris
 

X-Nanterre)。 雅克·梅洛-庞蒂长期领导法国哲学学会的工作,使其成为

哲学与科学对话的重要场所。 作为法国当代宇宙学认识论的先驱之一,他对物理学认识

论与其历史关系的思考影响了该领域数代的学者。[55]

1980 年,第 56 号队扩展为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第 46 号研究组“科学技术史” ( GR46,
 

Histoire
 

des
 

sciences
 

et
 

des
 

techniques),办公地点设立在内韦尔公馆。 达东在继续担任柯

瓦雷中心主任的同时,被任命为该研究组负责人,俨然成为当时法国科学技术史界的主要

领导者。 不过,柯瓦雷中心教学力量并没有得益于此,在 1980—1982 年,开设课程的依然

只有达东和科斯塔贝尔。 从 1983—1984 学年开始,虽然研讨会数量大为增加,从原先的

2 门拓展到了 7 门。 除去新进人员和受邀的社会科学高等研究学院( 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EHESS)①其他部门的学者,只有巴黎天文台天文学史中心的

让-皮埃尔·韦尔代开设了关于探讨哥白尼体系的课程,涉及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和托勒

密的天文学、哥白尼时代的知识状况,以及这场“科学革命”的意义和局限。 由于目前没

有充足的资料,仅从《科学史杂志》 ( Revue
 

d􀆳histoire
 

des
 

sciences)提供的信息来看,无法解

释为何第 46 号研究组的成立没有给中心带来更为丰富的课程设置。 在达东退休前,中心

也没有新增的督学,依然维持着柯瓦雷去世之后的规模,教学任务基本落在了达东和科斯

塔贝尔身上。
在教学上,课程以研讨会形式进行组织是第六部的传统,同时也受到国际综合中心举

办的探讨科学史与技术史“综合周”的影响。 在每学年定下的大主题之下,每次研讨会都

有特定的小主题,相关领域研究者之间的交流丰富了课程内容。 大主题一般由达东和科

斯塔贝尔确定②。 从 1964—1965 学年开始,每周安排 2 次课程,二人各负责一次。 达东关

注的是 18 世纪的数学史和 17—18 世纪法国的科学实践。 科斯塔贝尔主要关注从欧拉到

菲涅尔的光学问题,以及 19 世纪初法国的机械与文明。 从 1965 年到 1983 年,达东的课

程基本没有大的改动,其主要方向定位于精密科学,通过近代精密科学发展的比较研究来

展现科学演变的特征,着重于 1647—1650 年、1683—1685 年、1747—1750 年、1787—1793
年与 1829—1832 年等特定时段,涉及笛卡尔、科尔贝尔、欧拉、达朗贝尔等历史人物,和南

特敕令废除、法国大革命、七月王朝建立等历史事件;在科学史总体问题方面,切入点是关

于伽罗瓦和柯西的数学史。 在 1973—1980 学年中,达东也涉及了天文学史和科学教学

史。 从 1979—1980 学年起,他的研讨会主题开始涉及机构史,集中于法国皇家科学院的

兴衰。 科斯塔贝尔在柯瓦雷中心框架内教授和指导的课程使他不断扩大自己的兴趣,增
加了一些研究方向,以照顾所指导的学生和听众的研究。 其课程探讨从 16 世纪到 20 世

纪初的科学史,从数学到技术,并最终转向将科学史视为人类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40] 故

而科斯塔贝尔所选主题相对比较分散,有涉及驱动机械的能源问题、热力学理论的产生、
数学物理与热力学理论、19 世纪的机器与科学、普朗克和量子理论、第二帝国时期的法国

①
②

该机构由 1975 年独立的第六部转变而成,柯瓦雷中心也从此划归社会科学高等研究学院。
之后的课程内容等由 1964—1984 年《科学史杂志》的“信息”栏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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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以及科学史学史。 其课程希望能够提供研究科学史的方法以及分析和跨学科思

想。 在研讨会的实践部分,两人一般会通过自己研究中使用的材料,如与莱布尼茨有关的

文献,向学生介绍如何查阅资料,如何对档案做出取舍,如何利用文献做好科学史研究。
而通过邀请前来讲课的各国专家则再次体现了达东的国际合作思想。 达东一般以介绍来

访者作为研讨会的开场白,并介绍近期科学技术史领域发生的事件、学习日、学术会议和

展览,然后他会介绍新的出版物并对其进行评论。 之后,他会为当次研讨会的主题发表讲

话,或直接让邀请的研究者进行报告。 在研讨会上,达东总要留出时间让学生展示自己的

研究进展,并对此进行评论和给出建议。[39]

5　 结　 论

如果说当下科技史学界与历史学界存在一定划分,它们之间可能会发生对话,或不进

行交流,那么自法国“史学革命”以来的学科建设则提醒我们,在一个跨学科平台上,两者

可以相互促进。 柯瓦雷中心的创建与发展为此提供了例证。
“史学革命”是 20 世纪初法国科学技术史学科建制化的大背景。 亨利·贝尔以完善

人类文明史为出发点,将包括科学技术史在内的更多对象纳入历史学研究范畴,带动了一

批学者的反思。 受此启发,吕西安·费弗尔与马克·布洛赫创立的年鉴学派将这场革命

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并持续影响法国乃至世界历史学的发展。 他们不仅确定以社会史

与文化史问题为主要切入点,也界定了学者所使用的工具———一种结合社会科学与自然

科学的跨学科方法,从而将多重的、不同的、平行的历史叙述(每一个历史都围绕着不同

的问题、实践和联系来组织)合法化。 以贝尔为中心形成的社交圈将这一趋势不可避免

地与法国科学技术史学科的发展联系起来。
无论是因为学术思想的关系,还是人际关系的缘由,作为科学思想史开拓者的亚历山

大·柯瓦雷加入年鉴学派的机构。 二战后,年鉴学派创立的高等实践学院第六部使得柯

瓦雷拥有了开设课程,甚至创建研究团队的可能。 20 世纪以来研究新学科的学者亦感到

需要用历史的方法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并努力与他们的历史学同事一起合作。 由此,第六

部的跨学科平台以历史学为基础,深化了与各人文社科领域的联系,在布罗代尔时期欣欣

向荣。 柯瓦雷利用这样的机会,将自己的科学技术史机构融入到年鉴学派的大家庭。
柯瓦雷的科学编史学是包容与开放的。 在他看来,每一项科学发现或创新,至少在细

节上都是特定个人的思想与工作,各种制约因素也因此发挥作用。 在内部,这体现为科学

知识的哲学逻辑;在外部,这体现为中世纪的神学灌输。 从这个角度来说,柯瓦雷的科学

思想史研究是跨学科的,也符合第六部的办学宗旨。 当勒内·达东继承柯瓦雷开创的机

构,并使其成为法国科学史研究的重镇时,亦是秉承开放包容的态度,甚至试图消解学界

中的“民族主义范式”,以实现科学史学界国际化的和谐交流与合作。
因此,从“史学革命”的视角,通过历史学的分析,我们可以认为,20 世纪初法国科学

技术史的建制化受到了人文社科较深的影响。 这一建制化是由历史学者牵头,文科学者、
科学家或有科学研习背景者共同参与构建的。 如果我们在中法之间做一个简单的对比,
可以发现,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的初创成员主要为科学家,工作重点是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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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中国古代科技文献进行专题史和学科史研究[56] ,因此,中国的科技史学科在建制化

伊始就具备了较高的专业性。 在学术方向上,中国学者主要以研究本国科学技术史为主

要目标,法国科学技术史研究者则着眼于西方和世界范围内的科学和知识体系的变动。
这种差异可以认为是两国科技史学科起步发展阶段所处的复杂与境所导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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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arly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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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lexandre-Koyré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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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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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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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in
 

order
 

to
 

break
 

away
 

from
 

the
 

research
 

para-
digm

 

of
 

political
 

and
 

military
 

history 
 

an
 

􀆵historical
 

revolution 
 

was
 

launched
 

in
 

France
 

to
 

expand
 

the
 

research
 

objects
 

of
 

history
 

and
 

increase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methods.
 

Based
 

around
 

the
 

platform
 

built
 

by
 

historian
 

Henri
 

Berr 
 

scholars
 

actively
 

expanded
 

the
 

research
 

scope
 

of
 

history
 

to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us 
 

the
 

discipline
 

of
 

th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France
 

began
 

the
 

process
 

of
 

institutionalization.
 

In
 

this
 

process 
 

Alexander
 

Koyré 
 

a
 

famous
 

historian
 

of
 

scientific
 

thought 　
established

 

a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nder
 

Section
 

VI
 

of
 

the
 

EPHE 
 

which
 

was
 

run
 

by
 

the
 

Annales
 

School.
 

After
 

Koyré􀆳s
 

death 
 

the
 

center
 

became
 

one
 

of
 

the
 

important
 

institutions
 

for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science
 

in
 

France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René
 

Ta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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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olution 
 

Anna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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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xa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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